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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地区大国博弈新态势 
——兼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王弘毅 

 
【内容摘要】  在地缘安全、能源、价值观等方面，美国、以德国为主要代表

的欧盟国家以及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三者的互动关系

呈现美俄博弈主导中东欧安全形势，美德（欧）联合制俄但共识有限，美德（欧）

对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介入保持警惕但难以形成合力三个特征。随着中美竞争

的持续，美德（欧）与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歧

扩大，美德（欧）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攻势升级，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力量格局

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压力持续加大，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

国家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不断降低，俄罗斯反“守”为“攻”回应西方威胁，

而德国新政府和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对华政策更加突出价值观因素，导致中国—

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地缘政治压力总体上有增无减。但是，美欧内部也并非

铁板一块，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在中东欧控制力的弱化以及美欧与波兰、

匈牙利等国关系的恶化，也为持续推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带来了潜在机遇。

以上因素作为影响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的重要变量，需要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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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2 月以来，个别中东欧国家① 出现对华不友好的声音，损害了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政治基础，更对未来的合作带来了不确定性。这种

情况的出现既与域外行为体的地缘政治压力有关，也与中东欧国家国内政党

格局变化有关。从本质上看，中东欧国家长期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这

一地区的大国博弈态势决定了多数中东欧国家的战略趋向。国内既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单个大国的中东欧政策上，如美国的中东欧政策、俄罗斯与中东欧

国家关系等；② 也有学者从整体出发，探讨了美国、俄罗斯、欧盟和德国在

中东欧地区的利益格局，但并未讨论这些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互

动关系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影响。③ 与本文探讨的问题较为接近的一

项研究是“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④，该研究分析了中美和中

欧互动关系等因素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影响，但未系统梳理几个主要

域外行为体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关切、互动关系特征、博弈态势等。因此，

进一步深入分析有关问题是本文的重要研究目的。 

 

一、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利益格局 

 

美国、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俄罗斯在地缘安全、能源、价值观等

方面，在中东欧地区有着广泛而重要的利益。美国在该地区的首要关切一直

是地缘政治主导权和安全利益；在页岩气革命之后，美国又突出了以能源外

交为手段的地缘经济目标。德国与欧盟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

                                                        
① 中东欧国家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在不同维度下的范畴有所不同。为了准确厘清研究范

围，本文立足于 2012 年发起的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即“16+1 合作”框架下所涉及的 16

个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维谢格拉德四国以及巴尔干半岛上的九个国家（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北马其顿、克罗地

亚）。 

② 参见贺之杲：《美国重返中东欧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53—64 页。朱晓中：《浅析近年来俄罗斯影响中东欧国家的两个重要特点》，《俄罗斯学刊》

2017 年第 7 期，第 5—14 页。 

③ 参见朱晓中：《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因素：利益格局及其影响》，《当代世界》2020
年第 4 期，第 10—16 页；张健：《中东欧地缘政治新态势》，《现代国际关系》2016 年第 6
期，第 35—44 页。 

④ 刘作奎：《大变局下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2 期，

第 65—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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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其主要关切从东欧剧变初期的安全和稳定转为广泛的地缘经济利益。俄

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主要体现在领土安全和能源利益上。 

（一）美国 

作为北约威慑和防御的东部前线，中东欧地区局势的稳定直接关乎美国

在该地区乃至欧洲的主导权。从地缘经济角度来看，中东欧地区既可以作为

美国打开欧洲天然气市场的突破口，也可以有效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影响力。

在历届美国政府中，奥巴马政府是第一个将能源这一经济资源作为外交工

具，而且其重申了美国将利用能源和资源帮助欧洲盟友的主张。① 特朗普政

府则进一步强化了能源外交这一权力资源，并以此作为平衡美欧俄关系的外

交杠杆。正如资深能源分析师丹尼尔·耶金（Daniel Yergin）所言，“奥巴

马政府支持液化天然气的开发和出口，但并未将其视为贸易战略的关键因

素；特朗普政府则专注于双边贸易逆差，将液化天然气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

一种方式”②。在地缘政治维度上，美国通过介入中东欧，向东可以遏制俄

罗斯势力范围的扩张，向西可以平衡欧盟的影响力，以维持其在欧洲的主导

地位。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届总统都曾到访过华沙，不同程度地介入中东欧

事务。③ 这足以表明冷战虽已结束，但美国仍然试图在中东欧发挥关键影响。 

（二）德国 

德国是欧盟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不论是在地缘经济还是在地缘政治

上，德国都是欧盟成员国中与中东欧国家联系最紧密且在该地区利益存在最

广泛、最深远的国家。有学者认为，今天的欧盟在很多方面仍然是德国维护

                                                        
① Tim Boersma, Corey Johnson, “U.S. Energy Diplomacy,” Working Paper, Columbia 

UniversityCenter on Global Energy Policy, 2018, p. 5, http://energypolicy.columbia.edu/sites/
default/files/pictures/CGEPUSEnergyDiplomacy218.pdf. 

② Barney Jopson and Demetri Sevastopulo, “Trump Looks to Lift LNG Exports in US Trade 
Shift,” The Financial Times, June 23, 2017, https://www.ft.com/content/c5c1958c-5761-11e7-80b6 
-9bfa4c1f83d2. 

③ 1989 年，老布什在华沙公开推介美国对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援助计划，该计划覆盖

整个中东欧地区。克林顿 1997 年在此制定了北约第一轮东扩决策。2001 年，小布什宣称中

东欧国家对建立“团结自由的欧洲”意义重大。2014 年，奥巴马强调了波兰的“成功转

型”体现了美国冷战结束后中东欧政策的有效性。2017 年，特朗普将执政半年内第二次出

访的首站选在了波兰，并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在波兰举办的第二届“三海倡议”领导人峰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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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 13 世纪以来在东欧的广泛利益的工具。① 因此，德国与欧盟在中东欧

地区的利益具有高度一致性，其主要关切从东欧剧变初期的安全、稳定转为

广泛的地缘经济利益，介入方式也从政治手段转为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制度性

力量。这种制度性力量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欧盟相关制度和立法规定的

硬约束，二是在没有硬约束的情况下成员国有软性的趋同压力。② 

在地缘政治方面，中东欧地区作为遏制与防范俄罗斯向西扩张的缓冲地

带，直接关系到德国东部的安全与稳定。回顾历史，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伯恩

哈德·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曾在 1887 年的一份回忆录中阐述了

德国在东欧的利益格局，即在德国和俄罗斯之间建立一个由波兰人和乌克兰

人组成的新东部缓冲国。③ 冷战结束后，填补苏联解体形成的中东欧地区“安

全真空”，推动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拉拢中东欧国家投入欧盟和北约怀抱，

成为德国的主要政策目标。1991 年以来德国积极推动的“魏玛三角”（Weimar 

Triangle）对话机制，有力推动了这一目标的实现。④ 

在地缘政治目标之外，德国在中东欧地区还有广泛的经济利益。经济欠

发达的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之后，成了德国产业转移、劳动力供给以及投资

与出口的新场所。例如，以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为代表的中东欧

国家成为德国最重要的制造和组装基地。其中，波兰和斯洛伐克还作为俄罗

斯与德国天然气管道的陆上过境国，对德国天然气供应的安全与稳定具有直

接影响。有关研究显示，德国与维谢格拉德四国⑤ （V4）存在着紧密的经济

                                                        
① Ben Noble, “Old or New? German Influence in Eastern Europe,” Institute for a Greater 

Europe, April 5, 2019, https://www.institutegreatereurope.com/single-post/2019/04/05/old-or-new 
-german-influence-in-eastern-europe. 

② 有关研究指出，“欧盟希望通过扩员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以提升体量的方式获得

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际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在扩大的进程中，始终强调自身是一个价

值观联盟，运用政治、法律和经济手段防止和‘敲打’某些中东欧成员国在转型时的‘跑

偏’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持续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参见朱晓中：《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因

素：利益格局及其影响》。 
③ James Hawes, The Shortest History of Germany, London: Old Street Publishing, 2018, p. 

124. 
④ Carine Germond and Henning Türk, eds., A History of Franco-German Relations in 

Europe: From “Hereditary Enemies” to Partner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8, p. 268. 
⑤ 维谢格拉德四国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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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德国经济的波动对四国经济也会带来不确定性影响。① 当前，德国与

它们的进出口额超过四国进出口总额的 20%，是这四国最大的贸易伙伴。② 

（三）俄罗斯 

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主要体现在领土安全和能源利益上。自克里

米亚危机以来，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急转直下，中东欧国家在俄罗斯地缘安

全中的地位愈发重要。俄罗斯发现自己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空间被不断挤

压，因而试图通过调动一切经济、政治和军事资源来减缓或阻止这一进程的

推进。早在 1993 年的一份外交政策文件中，俄罗斯就已经明确阐述了其中

东欧政策的底线，即“防止东欧转变为俄罗斯与西方隔离的‘缓冲带’，西

方国家将俄罗斯赶出特定国家是不可接受的”③。2008 年俄格冲突和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使俄罗斯彻底放弃了融入西方的幻想，转而对中东欧国

家采取拉拢与分化并举的政策，旨在重新强化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影

响，避免俄罗斯西部的缓冲国家彻底倒向西方。 

天然气与核能是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主要经济利益。从苏联时期至

今，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天然气进口高度依赖俄罗斯，中东欧也是俄罗斯

天然气对外出口的重要市场。同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等也是俄罗斯

天然气输往西欧最重要的陆上过境国，这使得它们彼此形成了一种非对称相

互依赖关系。④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的数据显示，2020 年俄罗斯向欧洲

国家及土耳其共出口 1 749 亿立方米天然气，其中西欧国家和土耳其约占

78%，中东欧国家占 22%。中东欧地区最重要的进口国是波兰、匈牙利、斯

洛伐克和捷克，这四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总量分别是 96.7 亿立方米、

86.4 亿立方米、86.2 亿立方米和 50.1 亿立方米。⑤ 在核能方面，苏联曾在

                                                        
① 丁纯、蒋帝文：《投入产出视角下德国经济增长对维谢格拉德四国经济影响的分

析》，《德国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4—18 页。 
② 作为参照，德国与四国的贸易总额超过了德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额。Vladislava 

Gubalova,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What Merkel Did for Us,” Euobserver, September, 2021, 
https://euobserver.com/opinion/152928。 

③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и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и Интересы России,” Советповнешней и 
обороннойполитике, 8 февраля 1997 г, http://svop.ru/public/docs_1997_2_8_1351675386.pdf. 

④ 王弘毅、张子琰：《波俄能源的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波俄关系——以北溪-2 号能源项

目为例》，《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80—97 页。 
⑤ “Delivery statistics,” Gazprom Export, 2020, http://www.gazpromexport.ru/en/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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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匈牙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苏联的

加盟共和国立陶宛建造了 24 座反应堆，中东欧多国目前正在运行的核电站

都具有苏联背景。①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以其领先的核电技术延续了这一利

益存在，并将中东欧地区纳入其海外核反应堆建造扩张计划的范围内。2015

年，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Rosatom）提出了一项海外核反应堆建造计划，

希望在数年内将海外核反应堆的建造合同数量从 29 个增加到 80 个。② 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是匈牙利帕克斯核电站二期（Paks II）项目，该项目根据匈牙

利和俄罗斯的政府间协议于 2014 年启动，由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提供两

座 VVER-1200 反应堆，并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贷款。 

 

二、中东欧地区大国利益的竞合特征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以来，中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日趋复杂，美

国、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和俄罗斯在这里的互动关系大致呈现美俄博弈

主导中东欧的安全局势、美德联合制俄但共识有限两个特征。值得警惕的是，

随着美方原因导致的中美竞争的不断加剧，美国对华围堵政策延伸到了中东

欧地区，其目的是要将中国排挤出该地区。由于美、德（欧）内部并非铁板

一块，这使得它们对中国在中东欧的经济存在保持警惕但又难以形成合力。 

（一）美俄博弈主导地区安全局势 

中东欧地区的安全局势主要受制于三组关系，即中东欧国家与夹在欧盟

和俄罗斯之间的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

拜疆六国的互动关系，欧盟与俄罗斯的互动关系，以及美俄博弈态势。其中，

美俄关系演化对中东欧地缘安全局势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其他两组关系通

常扮演导火索或推波助澜的作用。究其原因，是冷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推

动的北约五轮东扩使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遭到挤压，极大削弱和抑制了其

                                                        
① Pavel Baev,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влияние России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Russie. Nei. Visions, ноябрь 97, 2016, https://www.ifri.org/ru/publications/notes-de-lifri 
/russieneivisions/strategicheskoe-vliyanie-rossii-v-stranah-centralnoy-i. 

② Taimoor Khan, “Russia Dominates Nuclear Energy Market,” ValueWalk, October 31, 
2015, https://www.valuewalk.com/2015/10/russia-dominating-nuclear-energy-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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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苏联空间范围内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对俄罗斯的领土安全造成了威胁。 

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东欧地区发生了三次重大地缘政治危机，一次是

俄格冲突，另外了两次分别是 2014 年的克里米亚危机 2022 年 2 月发生的俄

乌冲突三次危机表面上是俄罗斯与当事国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则是美国领导

下的跨大西洋联盟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冷战结束后，华沙条约组

织作为冷战时期美苏两大军事阵营对峙下的产物随之瓦解，然而北约却并未

就此解散，且完成了五轮东扩，覆盖 14 个中东欧国家。为了不断削弱俄罗

斯在中东欧地区以及欧盟东部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自奥巴马政府执政

后期开始，美国全方位重返中东欧，① 一方面不断增加在该地区的军事部署

并强化与地区国家的高层互动关系，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液化天然气供应诱使

中东欧国家在能源上“脱俄入美”。 

（二）美德联手制俄但共识有限 

尽管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与美国在对俄罗斯的安全政策上具有一

定共识，但在安全政策定位、目标以及经济政策上仍然存在分歧。与美国将

俄罗斯视为一个系统性的遏制对手不同，德国对俄罗斯的政策更加务实。两

者对俄罗斯的安全目标亦有所不同：为保证自身发展的安全与稳定，德国需

要的安全更多是防御性质；而美国追求的是绝对安全，是一种零和博弈，旨

在维持其在中东欧地区的主导权。从国际力量格局来看，美俄的竞争与博弈

属于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而德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更多是安全和经济

利益的分歧。俄罗斯是德国最大也是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德俄存在高度相

互依存的关系。从权力与相互依赖逻辑来看，两国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较低。

这从美国与德国对俄罗斯的战略定位便可看出。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的《国

家安全报告》中明确将俄罗斯视为一个“修正主义国家”，认为俄罗斯是中

东欧地区秩序的挑战者。在对俄罗斯的威胁评估方面，美国认为虽然苏联的

                                                        
①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延伸威慑”的范围逐步扩大到中东欧地区，特朗普政府不仅

继承了前任政府在中东欧的“欧洲威慑倡议”和“欧洲再保证倡议”政策，而且强化了美国

在该地区的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提高核威慑能力、强化导弹防御、扩大常规军事存在和军

费开支。参见：王弘毅：《“延伸威慑”战略与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欧安全政策论析》，《欧

洲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123—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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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已经消失，但俄罗斯作为新的威胁仍然考验着美国的意志。① 反观德俄

关系，在冷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一直是“俄罗斯在欧盟利益的主要倡

导者，也是俄罗斯能源和经济合作方面的战略伙伴”②。在 2008 年 10 月举

行的“彼得堡对话”论坛上，时任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和时任德国总理默

克尔一同出席并签署了《关于塑造现代化伙伴关系的彼得堡对话联合宣言》

（ Gemeinsame Erklärung des Petersburger Dialogs zur Gestaltung der 

Modernisierungspartnerschaft ） ， 其 中 使 用 “ 现 代 化 伙 伴 关 系 ”

（Modernisierungspartnerschaft）一词对德俄关系进行了界定。③ 

2014 年，由于克里米亚危机的发生，德俄双方的战略互信关系遭到冲

击，德国与俄罗斯的“彼得堡对话”机制一度停滞，经贸合作在危机爆发初

期也受到过较大影响，但依然没有改变默克尔政府对俄罗斯的整体战略定

位，两国在经贸领域（尤其是能源方面）仍然保持着有限合作。而且俄罗斯

作为一个广阔的东部市场，也是不少德国企业投资和出口的主要目的地之

一。④ 此外，来自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 250 万到 300

万德裔移居德国，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大的俄侨中心。⑤ 这一文化联结也为德
                                                        

①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te House, December 
2017, p. 4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 
-2017-0905.pdf. 

②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威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东方政治》（Ostpolitik）推出

以来，德国一直奉行谨慎、务实的路线，旨在逐步将俄罗斯带入更加欧洲化的道路。在默克

尔的第一个任期内，德俄双方总体上保持着施罗德执政时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德国是俄罗斯

在欧盟中关系最为密切的国家，也是俄罗斯最大的经贸伙伴（直到 2011 年中国取代德国的地

位）。杨成绪：《二战后德俄关系发展历程及其前景展望》，《俄罗斯研究》2018 年第 1 期，

第 37 页。 
③ Annette Weisbach, “Germany Sees a New Tougher Line on China and Russia as Merkel 

Leaves the Political Stage,” Consumer News and Business Channel, February 1, 2021, 
https://www.cnbc.com/2021/02/01/germany-sees-a-new-tougher-line-on-china-and-russia.html. 

④ 许多德国头部公司与俄罗斯有着广泛的业务联系。俄罗斯力推的北溪 2 号项目也在

德国设立了分销中心，因而获得了德国商界的广泛支持，其中德国知名公司尤尼珀公司

（Uniper）和温特斯哈尔股份公司（Wintershall）就是北溪 2 号项目建设的重要合作方。Von 
Andrea Rehmsmeier, “Streit um Gaspipeline Nord Stream 2 Gutes Erdgas, schlechtes Erdgas?” 
Deutschlandradio, Januar 28, 2019, https://www.deutschlandfunk.de/streit-um-gaspipeline-nord 
-stream-2-gutes-erdgas-schlechtes-100.html. 

⑤ Dmitri Trenin, “Russia and Germany: From Estranged Partners to Good Neighbors,” 
Carnegie Moscow Center, June 8, 2018, https://carnegiemoscow.org/2018/06/06/russia-and 
-germany-from-estranged-partners-to-good-neighbors-pub-76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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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关系改善与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民意基础。2019 年德俄对话的重新启动，

则标志着双边关系趋于缓和。 

然而，随着 2022 年 2 月底俄乌冲突的爆发，德国对俄政策发生了历史

性变化。在俄乌冲突进程中，德国起初扮演的主要是调停人角色，呼吁使用

外交途径化解矛盾。在俄乌冲突扩大化和西方盟友的压力下，德国总理朔尔

茨于 2 月 27 日在联邦议院就乌克兰局势发表讲话，将俄罗斯在乌克兰军事

行动视为对现存的欧洲安全秩序的挑战。紧随其后，德国改变了不向冲突地

区输出武器的长期政策，向乌克兰提供 1 000 枚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 500 枚

美制“毒刺”式便携式防空导弹，并支持把俄罗斯的主要银行排除出 SWIFT

系统。① 朔尔茨还宣布，德国将设立一个 1 000 亿欧元规模的特别国防基金，

以提高该国军队的作战能力，这被视为德国政策的重大转变。② 

但如果从德俄关系长远角度来看，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地缘现实是德国在

陆地上比美国离俄罗斯更近，德国要想维持欧洲东部稳定及整个欧洲的安

全，始终离不开俄罗斯的参与，因此在兼顾彼此利益的前提下发展对俄关系

符合德国的地缘与现实利益。俄乌冲突给德国带来的启示更多是需要在国家

安全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提高自身抵抗外部威胁的防御能力。③ 这与美国

对俄罗斯咄咄逼人的进攻性策略依然存在本质差异。 

（三）美德（欧）对中国在中东欧的介入保持警惕但难以形成合力 

2017 年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和德国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经济活动的戒

备心理上升，前者主要是基于遏制中国崛起的战略考量，后者则将中国—中

东欧国家合作视为分化欧盟的政治工具。例如，时任德国外长西格马·加布

里埃尔（Sigmar Gabriel）于 2017 年 8 月在法国巴黎“大使周”活动上的讲

                                                        
① 胡春春：《重整军备、调整外交，俄乌冲突催生德国转折？》澎湃新闻网站，2022

年 3 月 1 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901678。 
② Alexandra Brzozowski and Oliver Noyan, “Germany boosts defence spending in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on Ukraine,” Febuary 27, 2022 ，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urope 
-s-east/news/germany-boosts-defence-spending-in-response-to-russias-war-on-ukraine/. 

③ 正如朔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所强调的，“我们必须在国家安全方面投入更多资金，以

这种方式保护我们的自由和民主。德国需要一个“强大、先进的联邦国防军，以保证国家安

全不受侵犯。”Alexandra Brzozowski and Oliver Noyan, “Germany boosts defence spending in 
response to Russia’s war on Ukraine,” Febuary 27, 2022,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 
/europe-s-east/news/germany-boosts-defence-spending-in-response-to-russias-war-on-ukra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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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中，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视为对“一个欧洲”政策的破坏，并呼吁欧

洲国家对此保持警惕。① 这些构成了美德（欧）共同排挤中国的利益基础。 

但是，美德（欧）在对华政策的战略定位和政策目标上也存在较大差异。

从德国的对华政策来看，平衡价值观与利益是曾经的默克尔政府自 2005 年

之后对华政策最重要的指导方针。② 该政策的目标既包括在经济和战略利益

间取得平衡，也包括在“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政治价值观上的平衡。③ 德

国工业联合会（BDI）2019 年的一份政策文件总结了这种态度，即中国仍被

视为德国的经济伙伴，但现在也是所谓“系统性对手”。④ 欧盟层面对中国

的战略定位基本上与德国保持一致，这也是欧、美在对华政策上最大的不同

之处。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秩序修正者”和“地位挑战者”，力求从经贸、

军事、外交、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围堵中国。事实上，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

也为德国以及欧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更独立的作用创造了机遇，

正如德国科尔伯基金会（Körber-Stiftung）的民意调查所显示，“82%的德国

人更愿意在中美冲突中保持中立”⑤。 此外，欧盟内部对中国中东欧政策的

态度也不同，这是制约美、德（欧）联手遏制中国的又一因素。随着中、美

实力的此长彼消，欧洲已经意识到不论是在经贸领域，还是在全球治理领域，

都无法真正与中国脱钩。德国以及欧盟更多希望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而

且，欧盟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如以德国、法国等为代表的战略自主派，

以匈牙利、意大利为代表的对华务实合作派，以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

                                                        
①  Sigmar Gabriel, “Rede von Außenminister Sigmar Gabriel auf der französischen 

Botschafterkonferenz,” Auswärtiges Amt, August 30, 2017, http://www.auswaertiges-amt.de 
/de/newsroom/-/292142. 

②  Ying Huang, Die China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nach der 
Wiedervereinigung: Ein Balanceaktzwischen Werten und Interessen, Wiesbaden: Springer VS, 
2019, pp. 141-233. 

③ Ying Huang, “WerteoderInteressen? Maximendeutscher und europäischer Chinapolitik,” 
Bunde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 Bildung, February 20, 2021, https://www.bpb.de/apuz/326890/werte 
-oder-interessen-maximen-deutscher-und-europaeischer-chinapolitik. 

④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European Commission, March 12, 2019,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⑤  “Europe’s Position in Great-Power Politics,” Körber-Stiftung, 2020, 
https://www.koerber-stiftung.de/en/the-berlin-pulse/202021/sitting-on-the-f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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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代表的观望派。① 随着波兰、匈牙利与欧盟在法治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

欧盟可能会以暂缓拨付新冠疫情经济复苏基金作为胁迫工具，这将使波兰、

匈牙利两国将来自中国的第三方力量作为平衡欧盟压力的一种选择。② 

 

三、大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力量对比新变化 

 

随着美方原因导致的中美竞争的持续，美德（欧）与以波兰、匈牙利为

代表的中东欧国家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扩大；美德（欧）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

攻势升级，中东欧地区的大国力量对比发生了新变化，即拜登政府对中国的

战略围堵压力持续加大，德国以及欧盟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不断降低，俄

罗斯则以反“守”为“攻”的方式回应西方威胁。 

（一）德（欧）对中东欧国家的控制力不断降低 

加入欧盟之后，中东欧国家的身份、角色及其内政外交都在不同程度上

受到欧盟规范性力量的塑造和制约。以维谢格拉德国家为代表的中东欧多国

在经济上深度嵌入德国以及欧盟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之中，这使得它们的国内

经济发展也受制于德国和欧盟。然而，随着它们之间在价值观、移民、内政

以及安全议题上的分歧扩大，德国以及欧盟对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下降，进

而对该地区的控制力也遭到削弱。在价值观层面，欧盟的规范性力量正在遭

受中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挑战。有学者直言，“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偏离‘欧

洲化’道路”③。这一论断从中东欧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如波兰雅盖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欧洲研究所教授兹齐斯瓦夫·马

赫（Zdzisław Mach）指出，中东欧国家有一个显著的共性，就是身份焦虑，

这种身份焦虑的背后是一种恐惧，一方面体现在现代化过程中对于中东欧国

                                                        
① 《欧洲对华政策报告（2020）》，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上海欧洲学会，2021

年 3 月 ， 第 1 — 65 页 ， https://iis.fudan.edu.cn/_upload/article/files/92/9b/ 
f5f34dcd494a93b543be9dc30bf3/d90253d8-e94e-4dd1-ae63-e9ad48274ac7.pdf。 

② Mario Esteban et al., “Europe in the Face of US-China Rivalry,” European Think-tank 
Network on China , January 2020, pp. 25-27,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 
/files/etnc_report_us-china-europe_january_2020_complete.pdf. 

③ 高歌：《匈牙利和波兰“欧洲化”道路的偏离》，《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10 期，

第 84—9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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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身份特征和民族传统文化遭受侵蚀的担忧，另一方面体现在它们对主权的

敏感性上。① 匈牙利则宣称要建立“非自由民主”国家，在这一理念下青民

盟通过修改匈牙利宪法和颁布媒体相关法律等方式，削弱宪法法院权力和司

法独立权，并收紧对媒体的控制。波兰的路径与此类似，2015 年，法律与

公正党执政之后即在议会通过了《宪法法院法》修正案，旨在为提名效忠于

法律与公正党的新法官扫清障碍。此后不久，波兰议会又通过了《媒体法》，

赋予了政府任命公共媒体负责人的权力。② 这些都是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偏离

“欧洲化”道路的鲜活例证。 

（二）俄罗斯反“守”为“攻”回应西方威胁 

克里米亚危机之后，西方在各个层面发起了对俄罗斯的宣传战，③ 旨在

从道德上解除俄罗斯的武装，破坏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稳定的政治和经济联

系。西方的主要打击对象是构成俄罗斯国家安全道德基础的文化和历史记

忆。通过宣传战，美国和德国及欧盟力图妖魔化俄罗斯，进而破坏其社会稳

定，煽动民族和宗教冲突，并伺机制造“颜色革命”。④ 2021 年 7 月修订

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报告》称，西方不断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已经对俄罗斯

社会构成了威胁，“西方化已经使俄罗斯联邦面临丧失文化特征的危险”⑤。

基于此，俄罗斯正在利用其经济和文化资源重返中东欧，综合利用多重手段

分化西方反俄统一阵营，回击西方的战略攻势。 

第一，分化和团结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与俄罗斯有着语言、文化和历

史认同的潜在盟友是重点对象，这些国家包括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

                                                        
① 波兰雅盖隆大学欧洲研究所教授兹齐斯瓦夫·马赫（Zdzisław Mach）在北京外国语

大学波兰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当代波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题为“当前波兰社会

在价值认同上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的对撞”的主旨演讲。参见：兹齐斯瓦

夫·马赫：《当前波兰社会在价值认同上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与欧洲自由主义的对撞》，

北京外国语大学当代波兰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2021 年 12 月 10 日。 
② 高歌：《匈牙利和波兰‘欧洲化’道路的偏离》。 
③ 俄联邦委员会主席瓦莲京娜·马特维延科（Валенти́на Ива́новна Матвие́нко）在 2021

年议会上院春季会议开幕式上表示，西方已经对俄罗斯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宣传战”。 
④ Mirosław Minkina,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gainst Poland, ” 

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 Vol. 33, No. 3, 2020, p. 316. 
⑤ Ivan N. Timofeev, “Russia and the West: Are Values the Proble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Vol. 19, No. 3, 2021, pp. 156-163. 



 2022 年第 2 期 

 
90 

斯洛伐克以及提出“东向战略”的匈牙利。俄罗斯还利用中东欧国家内部与

欧盟的分歧，分化敌对集团。其中，V4 成员作为中东欧地区实力最强大的

次区域政治集团，且对欧盟决策具有重要影响力。由于 V4 成员在对俄政策

上存在明显分歧，因此成为俄罗斯重点分化的对象。从外交、经贸到能源政

策，V4 内部分裂成了以波兰为代表的反俄派，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亲俄派和

以捷克、斯洛伐克为代表的利己主义中立派。这些分歧既与四国和俄罗斯之

间的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的差异性有关，也与地缘因素和大国博弈有关。 

第二，文化资源是俄罗斯深度介入中东欧的另一个重要抓手。俄罗斯的

软实力与“同胞”理念密切相关。对俄罗斯而言，运用软实力就是努力加强

与邻国在语言、文化、经济和宗教方面的亲和力，并通过以下主要手段及渠

道吸引广泛的利益集团。这些手段及渠道包括：公共关系和公共外交、媒体、

俄罗斯东正教会、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① 以及俄罗斯世

界基金会（Russian World Foundation）和世界同胞大会 ②（World Congress of 

Compatriots）等非政府组织。俄罗斯借此协调与“同胞”的共同政策，促进

俄罗斯境外的文化和科学合作，扩大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力。一个具有

代表性的实践是，在保加利亚、黑山、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对俄较为友好

的斯拉夫国家，俄罗斯试图通过以俄语录制的特别节目激发这些国家的反

美、疑欧情绪。③ 

第三，加快俄白一体化进程，并在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全力

                                                        
① 2009 年 5 月 15 日，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第 549 号总统令，成立总统下属

的反击“篡改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委员会，其目的是协调各联邦机构、各级权力机构及各

类组织，共同开展与篡改俄罗斯历史、损害俄罗斯利益行为的斗争。参见吴恩远、张树华、

徐海燕：《俄罗斯成立“为历史正名委员会”》，《国外社会科学》2009 年第 5 期，第 158
—159 页。 

② 2015 年 11 月 5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五届俄罗斯世界侨胞大会全体会议上指出，

“我们计划与俄罗斯世界基金会在 2015 年通过的新联邦计划‘俄罗斯语言’框架内，一起

发展支持文化和教育项目的赠款系统，该计划目前已拨款 65 亿卢布。而当前的俄语媒体在

80 多个国家都有代表”。“President of Russia Vladimir Putin Took Part in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Fifth World Congress of Compatriots Living Abroad,” World Congress of Compatriots, 
November 5, 2015, https://russiaeu.ru/en/news/world-congress-compatriots。 

③  Viljar Veebel, “Russian Propaganda, Disinformation, and  Estonia’s Experience,”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October 2015, https://www.files.ethz.ch/isn/194051 
/veebel-russian_dis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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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2021 年 11 月，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签署了旨在

落实联盟国家一体化的法令，这项法令涵盖 28 个行业，明确了 2021—2023

年落实建立俄白联盟国家的基本方向。① 这基本宣告了西方对白俄罗斯价值

观外交的破产。此外，2022 年 2 月底，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的军事行动，

目的在于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解除俄罗斯面临的自冷战后以来北约

持续东扩的咄咄逼人的威胁。 

（三）美国在中东欧地区对中国的战略围堵和排挤力度有增无减 

在由于美方原因导致的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的国际背景下，两国的竞

争影响到了中东欧地区。美国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战略围堵和排挤主要以

污名化和技术封锁等手段为主，旨在将中国排挤出中东欧，巩固其在欧洲的

主导地位。 

第一，对华进行政治污名化，在中东欧国家鼓吹并散布“中国威胁论”。

2019 年，美国时任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屡屡以所谓的“债

务陷阱论”“安全威胁论”等抹黑中国。其中，匈塞铁路、克罗地亚佩列沙

茨大桥、北马其顿高速公路、黑山南北高速公路等中资项目成为西方的主要

抨击对象。② 另外，2020 年 10 月，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第五届线上“三

海倡议”③（Three Seas Initiative）峰会上再次妖魔化中国，声称“中国以基

础设施项目为诱饵，对中东欧国家造成了‘颠覆性’影响”④。与特朗普政

府有所不同的是，拜登政府企图修复跨大西洋关系，重建一个更加广泛的反

华联盟。譬如，2021 年 12 月，美国主导举行了所谓的“民主峰会”，其用

                                                        
① 黄河、鲁金博：《俄白签署落实联盟国家一体化法令》，新华网，2021 年 11 月 5 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1-11/05/c_1128032397.htm。 
② 在西方看来，中国通过向债务国发放贷款，提高其总体债务水平，进而强迫各国在

各类涉华问题上作出让步或出让战略资产。马骏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的“债务陷

阱论”辨析——以中国在黑山、北马其顿和匈牙利的基建项目为例》，《欧亚经济》2021 年

第 5 期，第 81—106 页。 
③ “三海倡议”是由波兰和克罗地亚于 2015 年联合发起的联接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

里亚海的次区域合作。加入该合作平台的成员包括奥地利、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

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共 12 个

欧盟成员国。“三海倡议”成员国覆盖的地域面积超过 120 万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 1.1 亿

人，GDP 总量超过 2 万亿美元。 
④ “Secretary Michael R. Pompeo at the Three Seas Virtual Summit and Web Forum,” The 

U.S. Embassy in Estonia, October 19, 2020, https://ee.usembassy.gov/2020-1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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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言自明。 

第二，对华技术封锁，包括胁迫中东欧国家将华为公司排除在 5G 设备

供应商之外。2019 年以来，美国高层频频访问中东欧多国，以信息安全为

由多次向波兰、捷克等国发出“警告”，胁迫这些国家在 5G 问题上倒向美

国，其根本目的旨在将中国排挤出中东欧。① 譬如，美国时任国务卿蓬佩奥

于 2019 年 2 月访问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波兰三国，在会见匈牙利总理欧尔

班之后，蓬佩奥公开声称“俄罗斯不是唯一想要侵蚀该地区自由的大国，中

国在匈牙利获得进入中东欧的经济桥头堡具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体现在中

国在该地区的投资将使匈牙利陷入经济和政治债务陷阱”②。在美国的挑唆

下，2020 年 1 月，欧盟发布政策措施，以使其成员国在构建 5G 网络时识别

所谓“高风险供应商”。这些措施虽然未明确提及华为等公司，但足以表明

欧盟内部对中国供应商对欧洲网络安全构成的所谓“潜在风险”的警惕性日

趋提高。③ 以上因素导致中东欧多国在 5G 安全议题上的对华态度逐步恶化。 

第三，推出“蓝点网络”④（Blue Dot Network）计划并注资“三海倡议”，

旨在排挤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蓝点网络”计划是美国、日本和澳

大利亚联合发起的一项新的基础设施质量认证倡议，其本质是企图通过打造

全球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美式标准，以对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这是特朗普政府时期为数不多的得到美国学界和政策界肯定的战略行动。

2020 年 12 月，美国国会批准了为“三海倡议”下的“三海投资基金”投入

                                                        
①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er Peter Szijjarto,”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1, 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2 /289362.htm. 
② “Press Availability With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er Peter Szijjarto.” 
③ “Report on the EU 5G Toolbox Implementation by Member States Published,”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 Network and Information Security, July 24, 2020, https://www.enisa.europa.eu 
/news/enisa-news/member-states-report-on-eu-5g-toolbox-released-today. 

④ “蓝点网络”计划与一带一路倡议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遵循以项目为基础的投资

方式，并对每一个投资项目进行标准认证，不仅限于对项目的技术审查，还涉及“法律确定

性”和“财务可靠性”两个关键要素。为此，美国在原有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的基

础上统筹政府、社会以及私人部门资源成立了新的金融机构——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DFC），以作为蓝点网络计划的融资渠道。DFC 的融资能力是 OPIC 的两倍，投资上限可

达到 600 亿美元，除了放贷之外，美国可以在其中持有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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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亿美元的投资计划，旨在“帮助中东欧国家加强能源安全”①。值得注意

的是，2021 年 6 月，在美、日、澳三国支持下的“蓝点网络”认证咨询会

议在巴黎召开，标志着“蓝点网络”计划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继续推进。2021

年 6 月，美国总统拜登与七国集团领导人共同提出了一项名为“建设更美好

的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W）的新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而实

施这一宏大计划的关键之一就是“蓝点网络”计划。② 

 

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挑战 

 

中东欧地区的利益格局更趋复杂，拜登政府更加注重通过拉拢盟友制约

中国，增大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外部压力。德国新政府和新一届欧盟委

员会的对华政策更加突出价值观因素，可以预见，两者对中国在中东欧地区

的经济活动将更加警惕。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某些国家的对华不友好声音

有增强之势，对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推进也造成了一定干扰。 

（一）拜登政府通过重新拉拢欧洲盟友排挤中国 

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美国中东欧政策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并未发生

实质性变化。有所变化的是，美国在中东欧地区对抗中国的手段由直接胁迫

转向了幕后指导，并以价值观联盟为旗号重新拉拢盟友，“以多对一”对华

展开新一轮的遏制与排挤。拜登曾于 2020 年 3 月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

表政策文章，声称“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对

手，试图通过长期的竞争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应

对这一挑战的最有效方式就是建立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统一战线以对抗

                                                        
① “DFC Approves Over $2.1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s for Global Development,” 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 December 10, 2020, https://www.dfc.gov 
/media/press-releases/dfc-approves-over-21-billion-new-investments-global-development. 

②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and G7 Leaders Launch Build Back Better World (B3
W) Partnership,” White House, June 12,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
ements-releases/2021/06/12/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d-g7-leaders-launch-build-back-better-wo
rld-b3w-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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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① 目前，拜登政府正在通过修复跨大西洋联盟关系，联手对抗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乃至欧洲地区不断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这将加大中东欧

国家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的“选边站队”压力，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利

益的 5G 基站和核能合作领域更是如此。以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为例，这些

国家由于“恐俄”而将发展与美国的同盟关系置于外交优先事项。由于双方

在实力和战略上存在着巨大的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使得这些国家不得不在经

济利益上做出一定让步，投美国所好以换取美国为其提供的安全保证。例如，

波兰在能源问题上坚持“脱俄追美”，并不惜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2021

年以来，中东欧多个国家出现的不同程度的反华倾向都离不开美国的支持。 

（二）德国新政府及欧盟对华政策趋于强硬 

价值观外交在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作用有所上升，与默克尔时期相

比，德国对华政策在利益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之间所维持的平衡将更多倒向后

者。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的分析称，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应立足于追

求“维护规则化的自由主义秩序原则、保证人权”等更高的价值。② 原因是

新政府经济部和外交部的核心职位主要由“坚持有原则的对华政策”的绿党

政客担任。③ 德国新政府强调的价值观外交与 2020 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立

陶宛、捷克、斯洛文尼亚等国政府对华政策趋向具有一致性。例如，在立陶

宛事件上，来自绿党的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伯克（Annalena 

Baerbock）声称，“作为欧洲人，我们团结在立陶宛这一边”④。 

与此类似的是，欧盟更加突出了对中国战略定位中的“竞争性”身份和

                                                        
① Joseph R. Biden, “Why America Must Lead Again: Rescuing U.S. Foreign Policy after 

Trump,” Foreign Affairs, Vol. 95, No. 2, 2020, pp. 64-75. 
② Hanns Günther Hilpert and Angela Stanzel, “A Different Kind of ‘One China’Policy,” 

SWP Research Paper 10, 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 December 2021,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21RP10_GermanForeignPoli
cy.pdf#page=48. 

③ 另一篇题为《德国的外交新政策？——德国对中国强硬起来》的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

一点。Tim Rühlig, “Germany Toughens Up on China,”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ovember 25, 2021, https://dgap.org/en/research/publications/new-foreign-policy-germany。 

④ “China Lashes out at US over Support for Lithuania,” The Associated Press, Januar
y 6, 2022, https://apnews.com/article/business-china-united-states-beijing-germany-9c2ca2e7abc
0133cf41f2c21df0283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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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对手”身份，① 而且人权和价值观因素在欧盟的对华政策中的重要

性也愈加突出。2016 年以来，欧盟对华战略定位及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

身份定位演化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2016 年欧盟对华政策基调是“有原则

的、实际的和务实的”（principled, practical and pragmatic）。2019 年 3 月，

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制定了新的“战略展望”，将中国定性为“伙伴”

“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但并未过多强调政治价值观。② 转折点出现

在 2019 年 12 月，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领导的新一届欧盟委员

会将自身描述为“地缘政治委员会”；2020 年以来，欧盟突出了对华政策

中的政治价值观念，以人权和法治为由频频对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对中欧

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③ 

 

五、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潜在机遇 

 

不论是从美欧整体关系，还是从美国及欧盟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角度来

看，它们之间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裂痕。美欧关系的裂痕制约了双方在联

手制华政策上的共识程度，德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裂痕不仅使欧盟政策的

合法性面临挑战，而且削弱了欧盟内部的凝聚力。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与波

兰和匈牙利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扩大也降低了双方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而为中

国发展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创造了机会。 

（一）欧盟战略自主意识增强且美欧对华战略定位不一，减弱了美、欧

联手排挤中国的力度 

第一，从美欧关系的宏观层面看，特朗普政府破坏了美国在跨大西洋联

盟中的信誉，导致其在中东欧乃至欧洲地区的领导力呈下降趋势。经历了特

朗普四年任期之后，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遭到了严重破坏，这使得拜登政府

                                                        
① 郑春荣：《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之变与不变》，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

院欧洲研究所，2021 年 11 月 23 日。 
② “EU-China-A Strategic Outlook.” 
③ Tim Rühlig, “Towards a More Principled European China Policy?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in EU-China Relations,” Études de l'Ifri, November 2020, pp. 21-23, 
https://www.ifri.org/sites/default/files/atoms/files/ruhlig_european_china_policy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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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有心修复美欧关系，但已是覆水难收。同时，欧盟内部对美国试图重新领

导跨大西洋联盟的看法不一，欧盟更加强调对美关系的战略自主性，尤其是

马克龙领导下的法国反对在欧洲防务上继续依附于美国。 

第二，从欧盟的对华战略定位来看，中国被视作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制

度上的竞争对手。相比于美国，欧盟的对华态度更加务实。从欧盟的主要领

导者之一德国来看，虽然德国新政府在不同场合释放了对华采取强硬政策的

信号，但朔尔茨曾作为默克尔政府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其竞选形象主要是

以默尔克的自然继承人身份出现。而且默克尔政府长达 16 年的执政对德国

经济的持续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奠定了德国近 10 年来对华政策

的主基调。① 毫无疑问，德国经济的持续繁荣与默克尔政府的对华务实合作

政策密切相关。新一届德国政府如果要施展更大抱负，只有同时发展对中国

和俄罗斯的关系，才能扩大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外交影响，而不是紧密追随美

国恶化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当然，中欧关系的前景也与当前国际社会力

量格局中愈发明显的“东升西降”趋势有关。随着中、美实力此长彼消，把

中国排除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对任何一方均无益，即使某些西方国家的政客

有意为之，但在西方的竞争性政党体系下也很难做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势力

为了赢得选举不得不考虑国内利益集团尤其是财团、商会、大型跨国企业等

的利益诉求，而它们与中国之间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经济联结，这就决定了其

国内政治势力的特定行为是有限度的。 

（二）美国与中东欧盟友的紧密度下降，为中国发展与中东欧国家关系

提供了一定契机 

从美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看，以波兰、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与美

国之间的价值观冲突趋于激烈，影响了美国与中东欧盟友关系的紧密度。例

如，美国现任政府指责波兰政府限制其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媒体自由以及美

国资本在波兰的投资。美国声称，波兰出台了《波兰电视广播法》（Lex TVN），

该法案限制了外国资本在波兰媒体领域的投资比例。波兰最大的电视台公共

电视广播公司（TVN）就受到限制，原因是该电视台经常发表对波兰现政府

                                                        
① “Is Germany’s New Government Shifting its Tone on China?” Global Times, Dece

mber 16, 2021, https://www.globaltimes.cn/page/202112/124168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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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言论，而该机构的幕后投资者是美国探索传播公司（Discovery）。① 此

外，2022 年 2 月波兰总统杜达受邀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这无疑具有

重要的政治意义。正如波兰总统顾问帕维尔·穆查（Paweł Mucha）所表示

的，“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是波兰的战略伙伴。受邀参加北

京冬奥会对波兰而言是一笔宝贵的资产。”② 波兰顶住外部压力在战略上积

极靠近中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波美关系裂痕扩大的现实，同时也为中国深

化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创造了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 

（三）中东欧部分国家与德（欧）分歧扩大，与中国加强经济关系的需

求上升 

以波兰和匈牙利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与德（欧）在价值观、主权、难民

问题以及法治问题上的分歧不断扩大，削弱了欧盟对中东欧国家外交的塑造

能力，进而增强了这些国家外交的独立性，中东欧国家客观上需要引入第三

方力量来平衡与欧盟的关系。波兰和匈牙利起初加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平台均有此考量。当前波兰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缺口达到数百亿欧

元，而“三海投资基金”的计划融资规模仅为 40 亿欧元，因此对于波兰而

言，不论是来自美国的投资还是“三海投资基金”的资金，都无法满足其国

内巨大的资金缺口。③ 另外，当前大多数“三海倡议”成员国能源消费不断

增长，且能源结构亟待优化，以核能和天然气为代表的清洁能源占比逐年提

高，但该地区能源基础设施落后。④ 这恰恰也为中国核电技术和其他新能源

技术出口创造了机遇，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而且“三海倡

议”内部的多数国家也将该倡议视作推动能源、数字化和交通领域互联互通

                                                        
① Tomasz Żółciak, Grzegorz Osiecki and Elżbieta Rutkowska, “Lex TVN może nas słono 

kosztować. Wartość roszczeń może sięgnąć 3 mld dolarów,” 21 grudnia 2021, Gazeta Prawna, 
https://serwisy.gazetaprawna.pl/media/artykuly/8318728,lex-tvn-discovery-arbitraz-rzad-pis.html. 

② “Prezydent Andrzej Dudajedzienazimoweigrzyska. Ktobojkotuje, a ktobędzie w Pekinie?” 
Konkret 24, 31 stycznia, 2022, https://konkret24.tvn24.pl/swiat,109/prezydent-andrzej-duda 
-jedzie-na-zimowe-igrzyska-kto-bojkotuje-a-kto-bedzie-w-pekinie,1093802.html. 

③ 这也解释了为何波兰总理在 2018 年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领导人峰会之后，却

又在 2019 年峰会期间与中方就投资近 200 亿欧元的波兰旗舰项目“中央交通港”（CPK）展

开洽谈。 
④ 宫高杰、贺鉴：《“三海倡议”与“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接》，《国际论坛》2021

年第 4 期，第 49—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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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发展倡议，并不愿将其变成一个针对俄罗斯或中国的地缘政治倡议。 

 

结 束 语 

 

中东欧作为美国、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俄罗斯等行为体的重点博

弈地区，对欧洲乃至世界安全具有系统性影响。上述三方在中东欧地区的利

益格局及其互动关系是影响中东欧国家对华政策走向的重要外部变量。中东

欧地区地缘政治局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危与机并存。该地区的大国互

动关系直接或间接塑造了中东欧国家的对华政策趋向，进而影响双方合作的

可持续性。要准确把握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面临的地缘政治形势，必须审

慎观察美、德（欧）、俄在中东欧地区的利益存在以及三者互动关系的演化

态势，这有助于推动中国—中东欧合作的进一步发展。 

2022 年 2 月底开始的俄乌冲突从系统上改变了中东欧地区的安全结构，

不论以何种形式结束，这场冲突都将推高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不安全感，

强化他们的恐俄心理。一个最直接的变化，将是那些处在北约前沿的中东欧

国家较长时期将安全利益置于外交事项的优先关切地位。因此，绝大多数中

东欧国家将优先扩大与美国及北约盟友的安全合作，这将导致它们对美国的

安全依赖进一步加深。而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扩大的背景下，美国很可能会

利用中东欧国家对安全的迫切需求以及双边的不对称依赖关系来胁迫有关

国家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步调一致。当然，也需要注意的是，此次俄乌冲突

爆发，美国及北约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例如，在战争前夕怂恿有关国家，

并口头承诺保证乌克兰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事实却证明了这种口头保证的

空洞和欺骗性。这也为中东欧国家提供了前车之鉴，美国安全保证的信誉在

这些国家大打折扣。在寻求扩大自身的安全防御能力的同时，与俄罗斯保持

谨慎的关系和距离可能会是中东欧国家外交的明智之选。俄乌冲突之后的中

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密切关注美欧俄三角关系变化以

及中东欧国家的威胁感知变化应是重中之重。 

[责任编辑：孙震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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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Germany (EU), and Russia have long had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interest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CEE) in 

terms of geo-security, energy, and values. Interactions among the three powers 

feature the following three characteristics: the U.S.-Russian game dominate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n CEE; the U.S.-Germany (EU) unites to control Russia but 

with limited consensus; and the U.S.-Germany (EU) is wary of China’s economic 

involvement in CEE but has difficulties in forming a joint force. Along with the 

continued Sino-American rivalry, the widening differences in values between the 

U.S.-German (EU) and CEE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Poland-Hungary, and the 

escalation of the U.S.-German (EU) geopolitical offensive against Russia, the 

power configuration among the major powers in CEE has undergone new 

changes, name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tinued strategic containment of 

China, the decreasing control of Germany (EU) over CEE countries, and 

responding to the Western threat by turning “defensive” into “offensive” from 

Russian. In addition, the new German government and the new European 

Commission are giving more prominence to the values in their policies toward 

China, which will lead to an increase in the overall geopolitical pressure on 

China-CEEC cooperation. The weakening of German (EU) control in CEE and 

the deterioration of U.S.-European relations with Poland and Hungary, also bring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tinued promotion of China-CEE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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